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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说起“西瓜”和“西瓜灯”，快进入古稀之年的我
依然兴奋不已。

平湖是著名的江南瓜乡。西瓜则是瓜中之王，
平湖西瓜不仅个大，还皮薄汁多籽少、味道鲜甜、解
渴利尿，是老少咸宜的食材，号称“天下第一瓜”。平
湖西瓜无论在栽培面积，还是总产、单产，历代稳居
浙江省内第一，国内亦名列前茅。平湖西瓜以品质
好、甜度高、皮薄籽少，在长江三角洲享有盛名，2001
年被国家命名为“西瓜之乡”。

据史料记载，平湖西瓜种植历史悠久。为这篇
文章，我特地采访了《林埭镇志》主编、民俗专家陆伯
鑫先生，他说：现在对平湖西瓜历史的记述有误，比
如“三白瓜”产地不是虹霓堰，而是“戴家浜”，戴家浜
历来属徐埭坊、徐埭乡管辖。解放后划入林埭乡，即
现在的“东方红村”。“三白瓜”种植区域以戴家浜及
北侧的花胡浜、北柳庄、魏家浜腰圩，东侧的曹家圩、
盛家浜、栅桥及南侧之板桥、溪廊（上）桥、郑家浜等
村落。尤以戴家浜戴八观印子的“三白瓜”在上海滩
名气最大，被上海“蔡振兴”瓜行列入头等瓜，并在各
大电影院做广告宣传。

“马铃瓜”最早产地在虹霓堰，即清代的虹霓坊，
民国时的虹霓乡一带。明天启《平湖县志》就有西瓜
产虹霓堰的记载。该瓜表面的特征是“鸟皮黄底两
头尖”。其瓜瓤为红、黄（麦柴黄、老虎黄）两种，特点
是甜、脆、汁多无渣。民国 15年（1926）就由野鸡班
装运至上海销售。

民国28年（1939）7月28日民国报纸载：“西瓜价
高，虹霓陆某 160只西瓜装运至上海，卖得净银 100
圆，沈某售瓜100只，卖得净银80圆。”虹霓堰是西瓜
集散地，“瓜讯”期间，帆樯林立，乍浦塘为之堵塞，因

“瓜讯”而成集镇。
虹霓堰的马铃瓜瓜形大，一般重 10余斤，大的

可达20余斤，属大种马铃瓜。
“三白瓜”白皮、白肉、白籽，故称“三白”，体形大

如藤斗，最大可达40余斤，因施用鸡鸭粪，与乍浦城
河一带捞的水草作为主要肥料，有机质含量高，故而
特别甜、脆。

抗日战争前后兴起的曹兑港马铃瓜，也曾与虹
霓马铃瓜、戴家浜“三白瓜”一起扬名上海滩，但曹兑
港马铃瓜属小种，在5-10余斤，称小种马铃瓜。

1965年以后，因原有大种、小种马铃瓜及“三白
瓜”抗病差，产量低，被新引进的解放瓜所代替。

哈哈，上述伯鑫兄这一席话，也真颠覆了我以前
对西瓜历史的认知。

小时候，西瓜是我的至爱。在农业互助合作化
前，父母总要在田横头留出一段，种上瓜果蔬菜，顺
便也种上几墩西瓜，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至于看
着人家吃瓜眼馋。我在家里是被叫做“小妹”的，家
人对我恩宠有加，好的东西都留着我吃，西瓜自然吃
得最多，吃到的也是最好的。

到了农业大集体生产时期，在不影响粮棉生产
计划种植的条件下，生产队总会安排一定的耕地面
积种植西瓜，并指派几个有经验的老农专门负责瓜
田管理。到了生产队分西瓜的日子，家家户户像过
节一样欢天喜地。改革开放前，农田使用化肥的少，
瓜田用的基本上都是土杂肥，首选是鸡粪，种出来的
西瓜品质绝对好；其次是羊粪兔粪，猪粪牛粪最差，
浇出来的瓜是酸的。现在认真反思一下，平湖西瓜
的黄金发展阶段应该是在这一时期。

记得在1985年，我受新兴镇小学部分教师的影
响，回家和爱人一合计，决定把猪棚屋改造成养鸡
场，养了200多只产蛋鸡。为了有效利用鸡粪，便将
屋后二亩七分承包田种上西瓜。爱人早晨起来烧
饭、洗衣服、喂鸡，我一早起来就到瓜田摘枝蔓、压瓜
藤、授花粉、施鸡粪，忙过一阵子后，再骑车到虎啸桥
上班。到了西瓜收获期，有朋友告诉我，上海市场西
瓜好卖。我就叫了辆三吨卡车，把瓜装了满满一卡
车，运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西瓜专业市场出
售。我家西瓜一到市场，便打出了“不施化肥的正宗
平湖西瓜”牌子，马上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有个
家住静安寺的上海市农科院老教授，曾先后三次来
到我的摊位买瓜。第一次来，他还带了只测糖仪，满
意后挑了三只大西瓜，开开心心地回去了；第二次
来，带了只蛇皮袋，买了满满一蛇皮袋，并让我送货
到他家。最后一次来，看到西瓜所剩不多，他就急着

说：“小倪，侬别卖了，这些剩下的瓜，我全包了。”后
来他还笑着对我说：“现在田里化肥用滥了，像侬这
样好的真正平湖西瓜，我已经好久没吃到了。”那时
瓜价便宜，最高价才三角五分一斤，卖到最后只有二
角一斤，一卡车西瓜卖了1500元左右。不过当时的
人民币值钱，整个黄姑也没几个“万元户”。

确实，好的西瓜吃过难忘，还引发出不少趣事。
我生产队有个出了名的“食痨狗”叫“厂长”，他的“厂
长”大号源自鼻涕。小时候的他一年四季拖着长长
的鼻涕，所以人们戏称他为“线粉厂厂长”，简称“厂
长”，连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叫他的，说明这个绰号深
得人心。“厂长”吃功很好，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吃饱
过似的，对西瓜更是狂热有加，自家家里的吃得不过
瘾，还要吃邻居、吃集体的。“文革”中，我家祖坟“池
海头”北面是一片十多亩地的集体西瓜田，一天傍
晚，我们几个小伙伴来到池海头游泳，“厂长”游着游
着，突然神秘地对我说：“上面田里西瓜都熟了。”我
说：“西瓜熟了关你什么事？”“要不我们去偷几个？”
我想，摘个集体的西瓜也不算偷，就说：“你想吃就去
摘一个吧，小心别把西瓜藤踩断了。”“厂长”就光着
屁股上去摘了一个大大的西瓜下河来，放在靠岸河
里，先用河泥圈定，然后用水草细心地盖好。

晚上我和堂弟云龙在乘风凉时说起此事，云龙
执意马上就要去看看。我们在路过“厂长”家门口
时，怂恿“厂长”一起去，谁知他懒洋洋地说：“你们去
吧，我不去了。”到池海头一看，西瓜早已不翼而飞，
云龙醒悟后说：“他所以不肯出来。”“厂长”不仅会吃
而且很调皮，吃完西瓜会玩出很多花样。夜晚，他把
吃剩的西瓜皮挖成一个鬼脸子，戴在头上，出来吓唬
人，小姑娘们经常被他吓得哭爹叫娘的。

在农村，像“厂长”那样极端会玩的是少数。我
们一般吃过西瓜，会先把西瓜皮的革质层刨掉，切成
条，用盐腌半小时，然后洗去盐分，放到太阳底下暴
晒成半干状，再放在豆瓣酱里腌制成酱菜，这是很不
错的早餐凉菜，又嫩又脆又鲜，十分可口，吃饭佐酒
两相宜。再或把西瓜皮挖得薄薄的呈半透明状态，
中间点一支蜡烛或放几只萤火虫在里面，可当灯笼
玩，亦其乐无穷。这应该说是西瓜灯最早的雏形。

平湖是西瓜之乡，在盛世之年，西瓜灯横空出世
是自然而然的事。据我零星记忆，西瓜灯起步于
1985年的西瓜灯刻制比赛和西瓜灯展，以后每年一
届；为了把纪念党的生日、撤县设市庆典和西瓜灯活
动完美结合起来，市委市府决定在1991年6月28日
举办首届西瓜灯节；几年后，又因为7月初西瓜尚未
正式上市，就把灯节活动日期改到国庆节前夕。算
来，到201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29年。虽然我是1979
年到黄姑文化站工作的，但那时的文化站是一站一
人一张桌，节庆期间自己站也有许多活动要搞，所以
市府包括市局、市馆举办的活动，各乡镇参加的自然
不多。但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那时的我们非常关

心党和政府的大事，通过看报、看电视、听电台广播
及时获得最新消息。

我正式接触西瓜灯是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
那时我已退居二线，只分管文学艺术创作和内务管
理，编刊物，整理档案，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可以比
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看过西瓜灯，方觉得平湖西瓜灯确实是中国一
绝、华夏一奇，一点也不夸张。探究刻瓜制灯，在平
湖一带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清代同治秀才徐锦
华，曾对这一民间习俗作过考察，并亲自动手制作瓜
灯自娱。他在七律二首《咏西瓜灯》中写道——

曾折风荷制碧筒，传灯复剖玉玲珑。
水晶球带轻烟绿，翡翠笼含冷焰红。
一片清凉心忽热，十分圆满腹偏空。
官闲漫笑如匏系，耿耿丹心方寸中。
将瓜灯的丽质天姿、观灯的别样情趣以及儿时

玩灯的天真童心描绘得淋漓尽致。真是“破字年华
含蕊后，镇心风味忆儿时”。

然而，根据华东师大徐恭时老先生考证，宋人孟
元老《东京梦梁录》卷八记“七夕”的民间活动中写
道，“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广陈于通衢
锦帐之内”。徐老的结论是西瓜灯在距今 870多年
前，已经从民间走向商市。

平湖西瓜灯承载着古邑数百年的文化积淀，在
瓜乡的院落、农舍闪亮，在瓜乡的树丛、廊下辉映；在
文人墨客的笔下，在瓜农、闾人的嘴上辈辈为继，代
代相传。瓜灯是平湖乡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也是平湖的兴旺之宝。那一年，我从莫氏庄园、东湖
公园、儿童乐园、南河头、解放路、当湖第一桥等一路
走来，玲珑剔透的瓜灯竞相辉映，“九龙呈祥”、“丹凤
朝阳”、“天女散花”、“金象献宝”、“梅兰竹菊”、“碧翠
宫灯”、“京剧脸谱”、“警世名言”，一组组瓜灯，一步
一景，错落有致，五彩缤纷，冷焰夺人，活脱脱步入到
了诗情画意之中。

然而，最让人震撼的是2016年9月24日举办的
“千人刻瓜灯”大赛。那天，在市体育场，有数百张参
赛桌摆成“平湖”二字的造型，参赛选手身着各自队
伍的统一服装在“平湖”图案里制作瓜灯、抒发创意，
传承平湖西瓜文化。司令员一声令下，千名选手个
个瞬间化身成雕刻高手，拼创意，比刀工，他们中有
初次“触电”西瓜灯雕刻的小小萌童，也有经验丰富
的西瓜灯雕刻传承人。一挑一镂、一刻一刮，一切尽
在不言中。很快，栩栩如生的“大圣”、萌态十足的福
娃、活灵活现的鲤鱼、雍容绽放的牡丹、经典美丽的
平湖乡村、警醒真挚的言辞诗句……一个个自成一
派、巧夺天工的作品，陆续缤纷呈现。

从平湖的西瓜，到平湖西瓜灯，再发展成西瓜灯
文化节，从品瓜到赏灯，这是一代代平湖人不懈努力，
追求美的享受，开拓创新、传承提高的结果，在自娱自
乐中，也为平湖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和谐与商机。

品西瓜 赏瓜灯 一路欢欣
倪俊龙

瓜乡韵［三叠词］
及赋
陈黎雯

［踏莎行］
袄翠田间，瓤红藤上，天然已是倾城相。精雕

细刻绿纱灯，更添奇趣争街巷。 渡口风清，钓台
月朗。问津远客心欢畅。踏歌来访续新题，瓜乡之
韵悠悠酿。

［临江仙］
瓜乡之韵悠悠酿，金秋洒落情笺。樱花小镇赏

芳兰。莫言看不足，惊了那桃源。 当湖十局无凡
手，风流还似从前。快船争渡劲撑竿。佳期添雅
趣，激浪乐相连。

［唐多令］
激浪乐相连。但寻岁月鲜。畅翔欢，十里风

传。钹子声声携瑞愿，但听得、两眉宽。 古屋老街
前。瓜灯映笑颜。看时迁，回首嫣然。许个情怀梳
笔墨，词三叠、记流年。

瓜乡韵［赋］

静里凭栏，闲时听雨，东湖信步清游。塔影垂
虹，虹光璨，辉映高楼。案山晓翠，景如画色浓稠。
湖波粼粼，流光点点，西瓜灯影笼轻纱，醉了心眸。
莲花座前水清，尽可泊心舟。清凉歌里文风盛，稚
童争猜灯谜，几多风物，化作锦章留。

明湖多况味，花溪毓秀，鹊喜枝头。大易风荷，
横翻绿袖，蛙鸣翠叠清悠。漕兑今朝正好，千帆竞，
惊起凫鸥。恰相逢，西瓜灯会金秋。华亭叙，山寒
水瘦，煮酒忆梅幽。

四海八方客聚，忘了名利，且作等闲游。

流年真的很粘人，或者说，很恋人。
不管人是不是想着它，人终究还是在它的里

面。不管人爱它还是恨它，它总是不离不弃。
人对流年的存在视而不见，流年毫不在乎。
人对流年的存在假装没看见，流年也不在乎。
流年也不会因为有人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窥

它而鄙视人。
流年缠缠绵绵又磊磊落落地，粘着人，恋着人。
人看不清流年。流年却将人脸上或是心里何

时长出了一道褶皱，何时又添了一条褶皱，记得一
清二楚。

我感谢流年。
我晓得流年一边数着我的皱纹，一边在我的心

里开出一朵朵花儿来。
29年前。
5岁的贝壳站在比她还小2岁的东湖中学的一个

大会议室里，让台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猜谜语。
那天是 1991年 6月 28日，那天平湖市体育场

内隆重举行撤县设市庆祝大会暨1991年西瓜灯节
开幕式。那天，33组大型西瓜灯在东湖中学、儿童
乐园、东湖公园及通衢街巷大放异彩。

那天，扎着两个羊角辫的5岁的贝壳走到台中
央，向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鞠躬问好，之后大声宣
布：下面我请大家猜一个谜语——外面是绿的，里
面是红的，看上去是圆的，吃起来是甜的。请问这
是什么呢？

说完，贝壳那亮晶晶的眼睛就向着会场扫来扫
去。

台下的大人谁都知道谜底，但是谁都不说出
来。他们要么装模作样地拼命动脑筋，要么故意乱
说一气。

这让贝壳始料未及，一时惊呆在了台上。贝壳
亮晶晶的眼睛里写满了诧异——我都猜得出来，大
人怎么都猜不出来呀？

愣完了，贝壳说：好吧，那，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那个是大西瓜呀！

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这正是大人们要的效果。
15年之后。2006年，我的生日之夜，与灯节的

焰火之夜相逢了。
傍晚下了班，我牵着80岁老母亲的手，向着名

典咖啡而去。我们选了靠东窗的座位，窗外是东
湖。

今晚，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我和母亲吃了些什
么。

我只记得那天母亲穿着浅咖色提花真丝衬衣。
我只记得母亲时不时地笑成了一个孩子。
我只记得仲夏夜的风吹走了太阳的余晖，夜幕

降临了。在临窗的那张咖啡桌边，我靠着母亲的右
肩，母亲挨着我的左肩，我们一起久久地，久久地，
看着窗外的夜幕，被五颜六色的焰火一次次撕裂
着，涂抹着。那盛开在夜空里的花儿，一朵一朵，硕
大无比，即便是同一声呼啸之后开出来的花儿，也
没有一朵相同。

1991年的那个夏日，一生中经历一次，就够了。
2006年的那个秋夜，一生中有过一次，也够了。
西瓜灯节上演了一年又一年。
一转眼，第三十个灯节走来了。
我的记忆已经无法告诉我，在过往的 29个灯

节里，我与贝壳，我与母亲，赏了几回灯，猜了几次
谜语，看了几场街头表演。

我只知道，2020年的 9月，我无法与她们一起
观灯，一起猜谜，一起看演出了。

贝壳，在北京干着她喜欢的工作。
母亲，在病床上书写着她的夕阳。
想着流年里，与贝壳走过的日子，与母亲走过

的日子，寒来暑往，朝朝暮暮，即便在相同的地方，
做着相同的事情，说着相同的话儿，也是没有一个
今天是重复昨日的。这实在像极了那绽放在九月
的夜空里的花儿，一样的轰轰烈烈，一样的激情奔
放，但是，没有两朵是相同的。

只因爱情，终究是活活泼泼的，她生生不息。
只因流年，不经意间就在心里，开出了花儿。

流年开出的花儿
韦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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